
8 星期五

2016年 2月 26日 文化副刊 责编：晓 华

管 理 愤 怒
□ 孙青 李英敏

——原“法轮功”痴迷者
转化历程（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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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琳

远离邪教
免遭殃

身边的故事

征文

白桦林

悔 过 自 新
□ 民子

（接上期）去 北 京 之 前 ，我 曾 听 去
过 北 京“ 正 法 ”的“ 法 轮 功 ”练 习 者 说 ，
驻 京 办 那 里 有 个 公 安 局 长 非 常 的

“ 恶 ”，脸 上 全 是 黑 气 ，早 晚 要 被“ 销
毁”。所以，我就在心中给他画了一幅
恶 魔 的 画 像 。 这 几 年 ，由 于 受 一 些 不
客 观 的 谣 言 的 影 响 ，我 对 公 安 干 警 的
印 象 早 已 失 去 了 孩 童 时 期 的 崇 拜 ，变
得不屑一顾。如果不是直接和他们接
触 ，我 无 论 如 何 也 不 敢 相 信 他 们 坚 强
刚毅的外表下，竟然是那样的善良，那
样的充满人情味。

第 二 天 的 下 午 ，我 被 送 到 了 驻 京
办 。 晚 上 ，他 们 让 我 坐 在 松 软 的 沙 发
上，一位干练的中年男人问我想吃什么

饭。我摇摇头说不想吃饭，他就上楼去
了。我一直在用愤怒的目光搜寻着那
位“ 恶 魔 ”般 的 公 安 局 长 ，想 发“ 正 念 ”
除去他背后的“邪恶”。后来我才知道，
那位干练的中年人正是公安局长。我
对旁边的服务员说：“请你们打电话叫
你们局长下来，我想和他谈谈。”这时，
一位戴眼镜的公安干警给我送来了一
串葡萄，他说：“这是我们局长让我给你
送来的，吃吧。”我心想，他们这是黄鼠
狼 给 鸡 拜 年 ，没 安 好 心 ，于 是 拒 绝 道 ：

“ 赶 快 拿 走 ，我 才 不 吃 你 们 的 东 西 呢 ！
你们局长在哪儿？我想和他谈谈。”小
伙 子 说 ：“ 局 长 现 在 有 事 ，咱 们 先 谈 谈
吧。”我问他：“你干过迫害大法弟子的
事吗？”小伙子幽默地说：“怎么，像‘法
轮功’说的恶警吗？”我不好意思地说：

“不太像。”小伙子说：“所以呢，不要听
别人说什么就相信什么，要自己用眼睛

好好看看，自己动脑筋多想想。你也是
个有知识的人，怎么这么冲动，也来干
这傻事？”我说：“我干的是宇宙中最神
圣的事，我是来正法的。”小伙子说：“你
正什么法？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说不参与
政治吗？去天安门广场又喊口号，又打
条 幅 ，那 是 干 什 么 ？”我 被 问 得 哑 口 无
言。他又说：“不管孩子，不管老人，不
上班，不种地，一趟趟地往北京跑，除了
给家里增添麻烦和痛苦，给国家带来混
乱以外，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如果你
们真是好人，国家不会冤枉你们，老百
姓的眼光亮着呢。你们不是讲修去‘名
利 情 ’吗 ？ 怎 么 还 争 得 这 么 厉 害 ？”我
说：“我们是要修去名利情，但是这不是
争名，是在维护大法。”他和蔼地说：“其
实你们这些人也都是善良的人，只是一
时被蒙蔽，不明真相。哎，回家好好过
日子吧，折腾个啥劲儿呢？家里过日子

容易吗？哪经得起你们这样折腾。”他
的温和与善良，反倒使我觉得无话可说
了。正在这时，那位干练的中年男子下
了楼，小伙子介绍道：“这位就是我们局
长。”我毫不礼貌地向局长喊道：“你过
来 一 下 ，我 想 和 你 谈 谈 。”局 长 笑 眯 眯
地向我走来，我说：“我孩子还小，你们
赶 快 放 我 回 家 。”局 长 叹 了 一 口 气 说 ：

“ 你 有 孩 子 ，你 有 家 ，你 想 回 家 。 难 道
我们就没孩子没家吗？难道我们就不
想 家 吗 ？ 可 是 因 为 你 们 整 天 往 北 京
跑，滋事捣乱，弄得我们几个月也回不
了 一 趟 家 。”他 指 着 那 个 年 轻 警 察 ，语
气激动起来：“你说，他爱人怀孕，不需
要他照顾吗？可他已经四个月没回一
趟 家 了 ，他 爱 人 急 不 急 ？ 这 都 是 谁 造
成 的 ？ 本 来 ，我 们 这 些 干 警 们 难 得 有
个 休 息 日 ，可 你 们 倒 好 ，越 是 节 假 日 ，
你们折腾得越欢。自从你们‘法轮功’

开 始 闹 事 以 来 ，我 们 这 儿 就 没 有 一 个
人 能 团 团 圆 圆 地 过 一 个 春 节 ，连 一 个
礼拜天都没有休过。”我说：“那能怨我
们吗？谁让国家取缔‘法轮功’呢？要
不然我们才不来北京呢！”局长依然心
平 气 和 地 说 ：“ 国 家 为 什 么 取 缔‘ 法 轮
功’呢？你想过吗？”我蛮不讲理地说：

“因为他们不明真相，被另外空间的魔
控 制 了 ，不 分 正 邪 。 我 们 出 来 就 是 向
众 生 讲 清 真 相 的 。 你 坐 下 ，我 要 和 你
好 好 讲 讲 真 相 。”局 长 笑 眯 眯 地 坐 下 ：

“ 讲 什 么 真 相 ？ 是 不 是 要 教 训 我 善 待
‘ 大 法 弟 子 ’？”看 着 他 的 表 情 ，听 了 他
的 话 ，我 又 想 起 了 传 说 中 的 公 安 局 长
的形象，难道眼前这个笑容可掬、平易
近人的中年男子就是传说中凶神恶煞
般 的 公 安 局 长 吗 ？ 如 果 这 样 的 人 被

“销毁”掉，还真有点可惜呢。我真想救
他，可他抓了大法弟子，造了多少“业”
啊！唉，不管他多么善良，只要他破坏

“法”，那就是伪善，就是“魔”，就该“销
毁”。⑧

(未完待续，文有删改，题目为编
者加）

有 次 在 银 行 排 队 ，突 然 被 旁
边 的 叫 嚷 声 拽 过 去 ，原 来 是 一 个
顾客因办理业务不顺而产生比较
强 烈 的 愤 怒 情 绪 ，与 办 理 其 它 业
务的工作人员发生了言语上的激
烈冲突，后被工作人员劝解后才稍
有好转。

愤怒是一种带有负能量的情
绪，具有破坏性的力量。这种负能
量在人身体里积聚得太久，会对身
体产生极为有害的影响，而且一旦
爆发，对己对周围人或事都会产生
极大的破坏力，所以需要把愤怒的
能量恰当地表达出来或转化掉，而
非持久地压抑，这样才能对身心无
害，有利于健康。关键是如何表达
自己的愤怒情绪，因为许多时候，有
的人即使表达了也是用较差的方
式，而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和目的。
其实，如何表达或转化自身因愤怒
而产生的负能量，也存在一种管理
的艺术。

那如何才能艺术地管理自身
的愤怒呢？

第一要接纳。因为你一旦生
气了就必须得处理生气，生气是一
种针对某一具体事情本身的情绪

反应。如果用接纳的态度来处理
负面情绪，你就发现一个很微妙的
变化，感觉事情似乎没有想象的那
么棘手，此时的你可能就不需要动
气了，至少是不必生那么大的气来
折磨自己了。

第二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美
国心理学家艾利斯的情绪 ABC 理
论，A 代表事件；B 代表个体针对
此事件产生的一些信念，即对这件
事的一些看法、解释；C 表示自己
产生的情绪和行为的结果。正如
人们看待挫折，同样是挫折，消极
的人看来就是失败、是沮丧，乃至
放 弃 ；积 极 的 人 看 来 则 是 成 功 之
母，是更加顽强的必胜心。正是由
于我们对事件的一些消极看法才
使我们产生情绪困扰。当自己换
个角度再看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
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第三学会正确的表达，而非指
责。正确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是
要学会与对方和风细雨地沟通，而

不是用抱怨、指责、暴力的方式处
理 ，急 风 暴 雨 式 的 指 责 甚 至 谩 骂
等，只会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通
过心平气和地与对方做一些有效
的沟通，来改善人际互动中的僵持
状态。以平等的态度来和对方讲
你的感受，对方的感受。你这里和
风细雨，任对方再火冒三丈也会慢
慢平息下来。

另外也可以选择自己感到有
效的方式，比如马上离开一下，来
避免正面冲突，或捏捏自己的手指
来提醒自己要冷静，或马上喝杯水
吃点东西来转移愤怒的情绪。如
果这些你觉得都不适合，那就需要
你平时多留意观察学习他人处理
愤怒情绪的有效办法，在不断的学
习和练习中，总会找到管理自己不
良情绪的好方法。

当 你 学 会 管 理 自 己 的 愤 怒
情 绪 后 ，你 会 发 现 ：世 界 变 得 简
单 了 ，烦 恼 减 少 了 ，而且快乐也
增多了。

人生一世匆忙忙，

酸甜苦辣都得尝，

追求幸福讲信仰，

唯有邪教须提防。

人皆知，

幸福全靠共产党，

搞邪教，

只能国乱民遭殃。

邪教徒，

打着真善忍的招牌幌。

卖的是，

糖衣炮弹裹砒霜。

他们如同过街鼠，

暗中兴风作浪挺嚣张。

您要是意志薄弱无立场，

准掉进倒霉的烂泥塘。

有的人，

被邪教洗脑迷了方向，

精神失控不正常，

亲情骨肉全不想，

串联扇风走他乡。

害人害己害朋友，

从此家破人伤亡。

有的行凶犯罪把祸惹，

难逃惩处进牢房。

更有的，

自残轻生把命丧，

还以为，

功德圆满上了天堂。

劝诸位，

心要明来眼要亮，

远离邪教免遭殃。

中华民族有信仰，

永远紧跟共产党，

歪门邪路不通畅，

人间正道是沧桑。

为我们共同美好的梦想，

齐心协力奔小康。

表 姐 叫 赵 玉 花 ( 化 名），在 城 里 开
着一家小超市，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可是表姐不幸患上了心脏病，医生
叮嘱她要按时吃药，定期复查。

张庄的大姑听说表姐身体不好，
就来到城里看望她。大姑对表姐说：

“我给你送‘福音’来了。世界末日很
快就要来了，地球可能要爆炸，得有三
分之一的人消失。现在只有信‘福音’
才能得到‘神’的保佑，接了‘福音’有
病不用吃药打针，祷告祷告就能好，还
能保你生意兴隆。”大姑临走时还从包
里掏出几本小册子和一张光盘，嘱咐
表姐一定要好好看看。

对“ 传 福 音 ”，表 姐 以 前 也 听 说
过。只因整天忙于生意，不是很清楚
是啥东西，现在听大姑一说，信“福音”
不用吃药、不用打针，祷告就能治病，
还能保生意兴隆，这么多的好处，表姐
就 动 心 了 。 于 是 ，她 很 快 便 入 了

“教”。此后，表姐按照大姑的指示，每
天坚持看“传福音”的书和光盘，潜心
修炼，她在家中放上了“十字架”，头顶
白手绢，双手合一，专心祷告，对“传福
音”非常痴迷，还拿出辛苦积攒的 5000
多元钱捐给了这个组织。

“有病，咱去医院，祷告能治病，那
都是骗人的。”表姐夫耐心地规劝表姐
去医院看病。表姐反驳道：“世界末日
快要来了，做生意有啥用。我信‘神’，
可以上天堂，你不信就要下地狱。”就
这样，她把医生的叮嘱抛之脑后，不再
吃 药 ，也 不 去 复 查 ，而 是 每 天 坚 持 祷
告。更为可气的是，表姐为了表示对
三赎基督神的虔诚，开始吃“生命粮”，
也就是每天只吃二两粮食。

由于长期停药，又加上营养不良，表姐的病情逐
渐加重，胸部开始疼痛，有时候疼得她满头大汗，但她
仍不肯吃药，依然忍痛坚持“祷告”、到处传“福音”。
在她看来，她这样虔诚，“神”一定会来救她。

终于，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里，表姐偷偷到邻
村传“福音”，途中心脏病发作，离开了人世。

可悲可叹的表姐，由于愚昧无知，枉送了自己的
性命。现在我知道了，表姐痴迷的那个“教”，原来就
是“门徒会”邪教。 （陆姚林整理）

看到去年的台历时，我忍不住翻了翻。那是一本
印有本地名人字画的台历，精美、精致，仍旧那么干
净、崭新，就像已经逝去的三百六十五个日子。那些
日子，白亮亮地躺在日历里，鲜活、丰美。一张张翻弄
那些纸片，三百多个日子一起纠结着飞奔过来，挥之
不去。

一个一个的日子编织着我们的生活，我们总是嫌
她不够精彩，想方设法地弄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挂在
上面，小时候或许是些彩球球，大了些就是飞机大炮，
再大了些就换成房子车子，再再大些时就是健康安
宁，再往后，就什么也不想挂了，也挂不动了。

假期我回了老家。在寒冷了数天之后，天气晴好
得有些刺眼。跟九十岁的爷爷一起吃午饭。那么多
的日子叠加在老人家的脸上，光影交错，看着他的脸
仿佛看到了时光深处。大病初愈的父亲，又找回了他
原来的日子，声若洪钟地招呼着我们。我们都知道，
日子已在他的身体里打了一个结，用以纪念和警示。
母亲的头发被日子完全漂白了，但她对我们每个人的
爱却愈发醇厚。

我一个人走进午后的阳光里，望着眼前一座座近
似古董般的土房子，突然想起过去的一个个日子，曾
经住过的那间房子、走过的那条土路、爬过的那棵大
柳树……还有，那些一起捉迷藏的小伙伴，他们还好
么？我游逛在村子的每个角落，看见一堆堆柴草散放
在家家户户门前，有些是新的，有些已经朽了。房子
上的墙皮斑驳着，被住家很不经心地重抹了一层泥巴
上去，也依旧斑驳着。村里唯一一个联合商店不见
了，我喜欢躺在上面乘凉的河沿也不见了。眼前有一
缕光亮闪过，我奔过去，那是我小时候嬉戏过的一个
池塘，它依然在，只是不再清亮，迟钝地拥着一岸垃圾
长眠。夏天没有了嬉水的孩子，冬天缺少了滑冰的少
年，它不再是一个池塘，只是一洼死水了。

我像一个影子到处搜寻着过去的时光，看见每一
条路、每一棵树、每一个人、每一只狗或猫，都会停下
来。然而，土路变成了柏油路，树是新栽的，人都不认
识，狗或猫老远站定了看我，颇警戒。我不好意思起
来，我已经离开了二十年，过去的日子连同我的气息
已被一层又一层的尘土封存。

我就这样被日子甩到了别处，好远好远，再无法
回到那个曾经的我和那个曾经的地方。

阳春三月，艳阳高照！
春 光 明 媚 的 河 沟 村 文 化 广 场

上，歌舞队的姑娘们正在排练舞蹈
《啊，阳光！》，准备参加市反邪教协
会 即 将 举 办 的《让 生 活 充 满 阳 光》
大型文艺汇演。当在一旁观摩指导
的吉洪三，看到他媳妇林花妮康复
后 第 一 次 参 加 排 练 就 很 快 进 入 角
色 ，并 且 神 态 依 然 那 么 阳 光 、动 作
依然那么娴熟，把吉洪三激动得泪
花在两只眼睛里直打转转……

吉洪三，河沟村反邪教协会常
务副秘书长，年轻时敢说、会干、能
创 新 ，二 十 七 八 岁 就 脱 颖 而 出 ，升
任 村 铁 矿 副 矿 长 。 随 着 职 务 的 提
升 ，洪 三 有 些 飘 飘 然 了 ，后 来 竟 打
起了欧阳冰新过门媳妇常桂花的歪
主意。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常桂花
当时是邪教“神天功”练习者，她顺
势把洪三拉入邪教陷阱。当然，洪
三是醉翁之意不在“功”，而在桂花
的姿色。可是，桂花的丈夫欧阳冰
忍不下这口恶气，他买通“神天功”
师傅“史半仙儿”，以练功不诚设局
把洪三推入滔滔河水，结果洪三起

死回生。一计不成，欧阳冰又潜入
“神天功”邪教组织，恳求师傅孟二
丑 把 洪 三 媳 妇 林 花 妮 忽 悠 到“ 神
天 功 ”，并 借 机 与 花 妮“ 双 修 ”，以
报“ 辱 妻 ”之 仇 。 结 果 ，报 复 心 切
的 欧 阳 冰 ，聪 明 反 被 聪 明 误 ，第 一
次 与 花 妮 双 修 ，就 突 遇 滑 坡 ，一 命
归阴。

蒙在鼓里的林花妮，以救赎丈
夫开始练功消业，却蒙受了如此奇
耻大辱。被滑坡砸伤后，她痛不欲
生，几欲自尽。后经省反邪教协会
专家多次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并鼎
力 帮 助 ，她 才 接 受 治 疗 、接 受 义 肢
捐赠、接受康复锻炼……

从今天的状态来看，花妮已经
走出阴霾，走向阳光，走向新生活！

“大侄子，花妮跳得真好啊！”
深思中的洪三听到叫声，急忙

擦了擦眼泪，回过头来。

啊，是“史半仙儿”!洪三心里一
激灵。因为就是这个“史半仙儿”与
欧阳冰合谋，以练功不诚为由，设局把
洪三骗至仙家庙推入滔滔河水的！

“ 老 侄 子 ，甭 害 怕 。 我 已 经 不
是 当 年 那 个 装 神 弄 鬼 的‘ 史 半 仙
儿 ’啦 ！ 站 在 你 面 前 的 是 真 真 实

实、阳阳光光的老昕叔。”
“噢，老昕叔你好。”
“ 我 今 天 来 看 你 ，有 两 件 事 相

求。”“昕叔，甭客气，但说无妨。”
“第一件事，向大侄子道歉、赔罪。”
“ 老 昕 叔 ，您 已 经 因 此 受 到 了

惩 罚 ，并 已 真 心 悔 过 ，不 能 再 提 这
档子事啦。”

史淮昕看看洪三不乐意接受，
干 脆 转 过 身 大 声 说 ：“ 跳 舞 的 姑 娘
们 ，围 观 的 乡 亲 们 都 请 过 来 ，俺 老
史有话要说。”

正在跳舞的林花妮听到叫声惊
讶地停下脚步，跟随着姐妹们来到
洪三旁边。

“各位乡亲，俺叫史淮昕，北岸
村人。前些年我装神弄鬼，凭借邪
教‘神天功’，糊弄、摆治过不少邻
里、乡亲。”

“啊呀呀，他就是那个‘史半仙
儿’。”有人小声议论。

“ 对 ，就 是 我。”史 淮 昕 看 了 一
眼洪三，“特别是借练功不诚，把洪
三大侄子骗到仙家庙，推入滔滔河
水中，差点要了他的命。去年俺村
开展无邪教创建活动，倡导科学生
活、阳光生活。我也弃旧图新，去拥
抱新生活，去过好日子。可是，这件
见不得人的勾当，就像一道阴影，压

在我的心头，使我寝食难安。”
说 到 这 里 ，史 淮 昕 扑 通 一 声 ，

双 膝 跪 在 洪 三 夫 妇 面 前 ：“ 请 乡 亲
们 作 证 ：今 天 ，我 把 这 件 丑 事 暴 露
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正式向洪三两
口 子 悔 过 、赔 罪 ！”说 完 ，“ 咚 、咚 、
咚”磕了三个响头！

围观的乡亲们先是一惊，紧接
着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洪三夫妇急忙把史淮昕搀起：
“ 老 昕 叔 ，咱 都 是 邪 教 的 受 害 者 。
您老今天的举动是绝对诚恳的，是
发自内心的。我宣布：过去的事一
笔勾销！”

史淮昕紧紧握住了洪三的双手……

“您老不是还有一件事吗？”
“ 这 第 二 件 事 ，请 大 侄 子 陪 着

我 去 向 狗 剩 兄 弟 家 赔 罪 。 为 表 诚
意，我准备到他们的苹果园做一段
时间义工。”

“ 昨 天 ，你 村 反 邪 教 协 会 已 经
派员到狗剩大叔家进行了看望并送
去 了 慰 问 品 ，您 老 就 不 用 再 费 心
了 。 至 于 做 义 工 ，我 看 那 是 必 须
的！因为苹果梳花期就这么几天。
连日来，我们全村劳力都到了苹果
园。我们这些人排练完节目也要去
果园参加劳动。”

“那好，咱们说走就走！”
一身轻松的史淮昕，在洪三夫

妇和众乡亲的陪同下，大步流星地
走向阳光灿烂的西岭，走向苹果花
盛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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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子

关 于 北 国 的 春 天 ，
早些年印记于心的概念
应 该 是 来 自 一 首《北 国
之春》的歌，虽然歌词与
所处的初春景象并没有
太 多 的 联 系 ，但 因 了 歌
词 与 韵 律 之 美 ，那 些 记
忆的片断尤其深刻而令
人 憧 憬 。 所 以 当 一 看
到 这 幅 白 桦 林 的 图 片
时 ，初 春 的 景 象 便 油 然
出 现 在 脑海中：亭亭白
桦，悠悠碧空，微微南来
风 …… 是 啊 ，春 天 回 来
了！

岁月如歌/摄影
子英/文


